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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王　胜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出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兴，它不但是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选题

的“淘金地”，而且为学者们进入并研究地方社会提供了“路线图”和“资料库”。地方志是研究区域史的基本资

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入点。随着修志工作的不断完善，新志必然随着史学常新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

源，为我们提供新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息图片，以揭示地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同

面貌和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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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降，新编地方志的编纂与社会
史的兴起几乎同步；９０年代到本世纪初期的十几年
间，新志次第出版，又恰逢国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肇
兴，可谓机缘巧合。故新志一经面世，即受到研究者
的青睐，成为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而区
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更使地方志成为
学者们进入地方社会的“路线图”和研究地方社会的
“资料库”。有方志编修者已经认识到地方志展现
“社会生态”强于“政治生态”的使命转换和视角转
换，以及由此带来的另一种转变，即对微观历史的重
视［１］。这一理念恰恰契合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关注
“地方性知识”或“小传统”的研究主旨。故晚近以来
的国史研究成果中，新志的出场率越来越高。尽管
新志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但其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
究中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
运用

新编地方志问世至今，学界逐渐注意到它的重
要价值，运用新志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新
志内容主要来自于档案，但是经过了编修者的筛选、
加工和整理，使其具备了“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
资料性、可靠性”等特点［２］，以及档案所无法取代的

功能。有学者将社会科学按研究方式分为描述性研
究、解释性研究与预测性研究三个类型，认为地方志
可为描述性研究提供特征依据；可为解释性研究提
供因果依据；可为预测性研究提供趋势依据［３］。具
体到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方志已成为当代区域社会史论文选题

的“淘金地”。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
资料。尽管国史研究是个新兴的领域，但真的要选
到一个有价值而且可以做得出来的题目，并非易事。
各级各类档案浩如烟海，如何尽快判断哪个领域的
资料比较详细而且完整，地方志的记载可以弥补信
息盲点，为我们的“淘金”工作指引方向。笔者的硕
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来自地方志的启发。当初选题时
发现县志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记

载比较连贯而且详细，说明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
多。当时正值“非典”爆发后不久，医疗卫生制度的
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于是导师建议我做人民公社时
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方面的研究。毕业时，以此为
主题的硕、博论文均在盲审中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还获得校级和北京市级优秀博士论文。
其次，地方志中的专业志对地方社会的某一领

域提供了宏观概况，并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



资参考的“路线图”。以笔者研究的合作医疗制度为
例，《河北省志·卫生志》以简要的文字，介绍了河北
省合作医疗制度的来龙去脉，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
特点，使研究者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查找资料不再盲
目，而且可以做到“以点带面”。《石家庄地区卫生
志》则记载了全区各县各项卫生工作的发展状况，其
中“疫情统计”一节，仅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７年间各种传
染病的病种和发病人数，就占用１３４页的篇幅。笔
者以此为基础，结合有关档案记载，从中梳理出所选
个案县这一时段主要传染病的发病规模，绘制成表
格。通过数字变化，合作医疗制度在传染病预防方
面的作用一目了然，并且可以对全区各县状况进行
比较，做到“点中有面”。如果单纯依靠档案的话，如
此繁重而细致的工作，恐怕是研究者的时间、体力和
财力无法承受的。
再次，地方志为“文革”社会史及妇女史研究提

供了“资料库”。１９８３年全国县志工作座谈会提出：
对重大政治运动记述，“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
略不宜详”。受其影响，大多数县志对十年“文化大
革命”采取了回避态度，轻描淡写，寥寥几笔，支离破
碎地散记于有关章节和“大事记”中。［４］但是对政治
的敏感与避讳并不影响地方志对“文革”期间社会其
他方面资料的记载。金大陆先生充分运用上海地方
志中丰富的史料，展现了“文革”时期上海婚姻家庭
状况、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上海职业人口的变化、
野营拉练、当时蔬菜供应以及水产品生产和供应状
况①等社会生活的多维面相。仅以上列举的六个方
面的研究成果就运用了上海市各区的区志、《上海计
划志》、《上海烟草志》、《上海武警志》、《上海统计
志》、《上海卫生志》、《上海医药志》、《上海财政税务
志》、《上海县志》、《沙川县志》等数十种地方志。其
中，《“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
一文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上海渔业志》、《上海科学
技术志》和《上海价格志》。这些方志详细记载了“文
革”十年中上海海洋渔业公司船只、产量情况、水产
品零售总量、水产品市区零售价格、沪宁杭水产品零
售价格对照、上海水产品零售价格与其他副食品比
价等相关资料，兼具纵向的连续性与横向的全面性，
价值极大。
在中国当代史领域，妇女史仍整体上处于历史

书写的边缘境地。有学者在关注当代妇女史研究现
状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制约妇女史研究的 “瓶
颈”———史料问题。认为要想提升当代妇女史的研
究水平，除了重视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外，还要格外关

注档案、史志与口述史这三类史料②。这说明史志
在妇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

注，但也从反面说明关注和使用的程度比较低。
通过《河北省志·妇女运动志》主编蔡胜春对修

志经历的回忆，可以探知地方志在妇女史研究中的
资料价值。蔡胜春将其资料搜集工作，概况为“白手
起家，艰苦奋斗，为‘抢’资料走天涯”。１９８８年河北
省妇联修志小组成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史料奇
缺，由于省妇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机关档
案仅存有１９７３年省妇联组织恢复后的资料。为了
抢救史料，他们撇下家庭和孩子，日夜兼程奔波于北
京、天津、沈阳、太原、郑州等能寻找到当年的老妇女
干部和有关史料的地方。短短一年时间，就搜集、整
理了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８９年近一百年间的近千万字的河
北妇运史资料，采访了各地的妇女干部百余名。并
且由于建国前后河北妇女运动内容变动较大，改变
了旧方志横排竖写的老规矩，采取建国前后各设立
篇目的方法。［５］（Ｐ２３２）因此，该志不但便于查看，而且
更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最后，地方志中的人物志和口述史料可为研究

者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提供线索。地方志中的人物志
记载的都是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通过人
物志中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选择确定能够提供有
价值的口述史料的访谈对象，就自己所关注的问题
进行更详尽的深度访谈，而免去很多盲目寻找访谈
对象的周折。
新编地方志的资料虽大部分来源于各级档案部

门，但成书后较档案资料更系统、更实用，同时，也极
大地丰富、充实了档案资料。因此，毫不夸张地说，
地方志书是充实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书籍，是经世
致用的活档案［６］，也是我们全面了解地方社会的一
个重要窗口。

二、地方志编修及运用的局限性

新编地方志有其长，也有其短，在具体的运用中
必须要加以注意。
首先，新志对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

的关注有待加强。地方志的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政
府各个部门，这些资料多是记述政府部门是如何管
理的，在其管理之下，事业是如何发展的。这就确定
了地方志的基本格调是以官方行为为主。虽然在志
书中有自然环境、人口、人民生活、方言等非官方性
内容，但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是这种格调，其社会性难
以充分展示出来。［７］一部志书如果没有充分展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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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性”，使用价值会大打折扣。虽然有学者已
经认识到这一点，认为从“官本位”到“民本位”应该
是方志编纂思想变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并提出修
志“一定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着眼于人
民的思想”［８］。但是，由于地方志是由官方主持编修
的，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不容乐观。另外，“由于各
承报单位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不同，
对入志资料选取的偏向（因为单位领导人、资料收集
者的价值取向或涉及到单位切身利益等原因）和严
谨程度也不同，目前只能保证资料来源的权威性，而
未能保证资料的真实客观性。”［９］这也是我们在使用
地方志时应当格外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乡镇、村志的编纂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一般而言，越是区域单位小
的地方志，历史的整体性越强，可以认识更为底层的
社会实态，史料价值较高。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
得重视。”［１０］“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
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
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入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
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１１］（自序Ｐ３）但也正是
这一点，触到了新志的痛处。第一轮修志的重点是
省、市、县三级志书，各地虽有部分乡镇志、村志出
版，但是数量相当少。全国出版乡镇村志最多的浙
江省，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的新编镇志有６８种、村
志才４６种［１２］，其他地方的情况可想而知。以笔者
所在的河北省为例，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
室的统计资料，第一轮修志基本结束时，河北省各级
地方志机构以及其他文史、科研部门编辑出版的区
志、村志、专业（部门）志，共计３００余种，其中村志６
种。但是在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内部出版物
《河北修志二十年》中并没有村志的记载，说明村志
在当时还没有受到重视。笔者特地为此走访了河北
省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得到的最新统计数字为：截止
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河北省编纂的乡镇、村志为

４６部，其中村志２０部。但是所有乡镇、村志，只有８
部正式出版，其他均为内部资料，印数２００—２　０００
册不等，多数在１　０００册以下，还有的出版状态为“成
稿待印”。由于报送制度不完善，没有及时收集，而
基层地方志编纂单位有的又是临时机构，志书完成
则机构撤销，志书也都散佚到个人手中，甚至乡镇政
府或村委会连一本志书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统
计在册的４６部志书，能找到的寥寥无几。③虽然省
方志办的工作人员推测实际编写的乡镇、村志书要
比统计数字多，但是由于没能得到正式出版和妥善

收藏，这些志书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第三，口述史料仍然是新志的一个薄弱环节。

对口碑资料的重视，本身就是地方志编纂的优良传
统。开方志学先河的宋人罗愿认为方志编修要“访
故老，求遗事”，并在其所撰《新安志》中专设地方文
献和口碑辑录一卷［１］。当代修志，具备“地近则易
核，时近则迹真”［１３］（Ｐ３３６）的优势，完全可能“让身临
其境者发言”，直接采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虽然在
搜集口述史料方面，各地修志人付出了大量艰辛的
努力，但是总体而言，新志编修中的口述史料所占比
例仍然较低，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补充，以增加其在地
方志资料中的比重，增强地方志的“社会性”。
第四，由于搜集到的资料众多、信息量非常大，

在筛选、整理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或不准确的地方，
使用地方志时也要注意存疑、辨伪。以志书中的数
字为例：一是部分志书本身记载的数字就存在同是
一个内容的数字，前后矛盾；同一数字文表不同；同
一表中分项数字相加不等总项数字；购进数字与销
售数字相矛盾等问题［１４］。二是同一内容志书数字
与档案数字不同。因此，对志书的一些细节问题应
尽可能结合当时的报刊、档案以及健在的当事人进
行多方考证，不要拿来就用。

三、新编地方志在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中的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史研究及地方志在其中
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
国家来说，（区域史）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
可行的方法。”［１５］而区域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从空
间上，以地理、行政区、市场等标准划分地区单位，将
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
作综合的历史探讨，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
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
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从地域史得到的历史
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
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因此，研究历史从地域
人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认识特定的地域、
区域，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故从阅读地
方志人手研究地域、区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论
意义。［１２］

然而，目前这种重视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古代史
的研究中。常建华先生在他的《试论中国地方志的
社会史资料价值》一文中特别做出了这样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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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指１９４９年以前所修地方志。１９４９
年以后所修地方志属于‘新编地方志’，不在本文的
论述之内。”［１０］在当代史研究中，可用资料的来源远
远多于古代史，故地方志的地位确实无法与其在古
代史中的地位相比。但依笔者之见，“地方志是研究
地域史、区域史的基本资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人
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
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１２］。这一点是古
今相同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就是要从区域的整体
出发，将这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在广大行政县区、
市镇和村落具有明显地域风格与差别的文化习俗、
惯例规约和民众信仰等问题加以系统研究”［１６］，从
而“避免宏大叙事的笼统与粗略”，通过对一个县、一
个区域的个案解剖来展现历史的真实［１７］（总序Ｐ７）。而
新编地方志系统性、综合性及专门性兼具的优势，无
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门

的钥匙。
如果将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所需资料看成一个

整体的话，那么各级综合类地方志好比骨架，数量庞
杂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犹如血肉，而各级各类部门志
则相当于连结骨架和血肉的经络。骨架完整、血肉
丰满、经络通畅，所研成果才能站得住，并且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由于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各地虽
然在地理、气候、语言、习俗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差
距甚大，但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却使各个行政区
域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和同质性，所以，只要资料丰
富、方法得当，区域社会史研究可以做到“寓宏观于
微观之中，在微观中体现宏观，避免‘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缺陷”［１８］。
在新地方志编修方面，修志者也已经认识到地

方性资料在区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提出“没有地方
的资料就没有地方的历史”，并开始注重当年资料当
年收集，注重存史于馆、存史于社会（由于条件所限，
方志馆只能保存比较重要的材料，应倡导社会各级
各界重视史料的搜集和保存）。同时，重视存史的多
种方式，如编纂年鉴，记大事记，办刊物，收藏史书，
收集地方文字资料、口述资料、图片资料、音像资料
等原始资料和经过加工的各种资料等等。［１９］科学的
修志理念以及收集资料的多样性，使新编地方志在
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
“走向历史现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志
可为我们提供新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全

息图片，以揭示其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不
同面貌和本质特征。

注　释：

①　参见金大陆：《婚姻之门———上海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社会生活史研

究》，《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上海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计划

生育工作》，《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上

海职业人口》，《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野营拉

练”———以上海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４年的“野营拉练”为例》，《安徽史

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安徽史

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水产品生产和

供应》，《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②　参见耿化敏：《档案、史志与口述———当代中国妇女史学科建设

的史料问题》，“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婚姻、

家庭、女性、性论为中心”提交论文，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０日。

③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乡镇村志出版情况统计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３１日。资料由河北省方志办市县业务指导科王蕾提供，特此致

谢。访谈中，王蕾老师说，乡镇村志的编纂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当地领导的支持，还要有有能力有兴趣的“文化人”以及必

要的资料和资金。王老师找到了一本２００８年内部出版的《李信

屯志》（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中），就是由一个初中文化水平、年近

古稀的老农民周尚满历时三年完成的。为查找资料，他自费数

千元。该志除对本地历史、自然环境、工农业、交通等方面记载

外，还对当地的居民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习俗等）、庙宇文化、

儿童游戏、民间音乐、文物古迹、方言土语、故事传说等等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为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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